
商人起航的港口就是尸拉夫港〔1〕。文献还述及运往中国的中东货物从巴士拉先运至尸拉夫，

再取道印度西南马拉巴尔海岸最重要的港口马斯喀特和奎隆前往中国，且尸拉夫也是中国货

船到达波斯湾停靠的港口〔2〕。商人扎伊德（AbūZaid）提到数量众多的陶器、中国瓷器残片散

布各处，中国的硬币甚至在尸拉夫流通〔3〕。马夫班遗址发现的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应

当就是当时从尸拉夫装船运往巴士拉、巴格达和萨马拉方向时沿途停靠时的遗留。

萨马拉遗址发现后，英国学者霍布逊（R.L.Hobson）提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中国陶

瓷是经由中亚由陆路输入的。但这一观点随即为伯希和（PaulPelliot）所否定，他指出中国陶瓷

这种易破碎的商品是依靠海上贸易输入波斯湾诸港口的。当时阿拉伯的航海商人留下了西方

文献中最早关于中国瓷器的记述。地处土壤肥沃的伊朗高原中部的内沙布尔，有完备的灌溉系

统，农业发达。萨珊王朝时期已建立起城市，九世纪以后随着呼罗珊省事实上的自治，内沙布尔

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虽然发掘区域有限、出土中国陶瓷数量很少，这样的产

品结构与尸拉夫遗址为代表的印度洋港口城市基本一致，暗示其是由波斯湾港口地区输入

的〔4〕。这一结论也为考古学证据所不断证实。同时，发现于非洲地区的中国陶瓷也是经由尸

拉夫中转的。九世纪时，白瓷的流通范围止于以尸拉夫港为中心，波斯、阿拉伯人控制核心区域

的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区域，东非地区中国白瓷的出现要晚至十世纪以后。

（五）输出白瓷的奢侈品属性

唐五代白瓷在海外的发现，其奢侈品属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高等级的消费群体与消费地。朝鲜半岛和日本两地出土的唐五代白瓷情况具有相似

的性质：白瓷的主要消费群体为具有很强势力的僧侣和上层贵族。朝鲜半岛发现有白瓷的主要

是寺院遗址，且多集中在新罗、高丽的都城及其周围。由此来看，朝鲜半岛此时包括白瓷在内的

中国陶瓷器的消费者主要是宫廷、贵族和寺院僧人群体〔5〕。日本出土白瓷的遗址点最密集、

数量最多的区域在平安京城内，显示了作为都城和王公贵族聚集区较高的消费能力。其他区域

出土中国白瓷（也包括其他中国陶瓷）的数量都较少，且遗址分布较为零散，性质也多为寺院、

衙署或贵族府邸等，说明此时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在所谓的“初期贸易陶瓷”阶段，还具有

奢侈商品的性质〔6〕。白瓷的出土数量和所在遗址数量远低于以越窑青瓷为代表的南方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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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现象，当是与不同窑场在通往陶瓷输出港口时交通是否便利直接相关，同时可能白瓷相

对较高的运输成本也增加了其本身的价值，这也是白瓷在日本出土数量不及越窑的原因之一。

根据尸拉夫的发现，可知中国陶瓷到达以波斯湾为代表的印度洋地区，最早为长沙窑、广

东青瓷和疑似巩义窑的白瓷产品，出现时间在九世纪初，而越窑青瓷、邢窑白瓷稍晚，从九世纪

中期开始输入。毕梅雪（MichèlePirazzoli-t’Sersterens）在考察波斯湾地区九至十四世纪出土

中国陶瓷器时认为，中国陶瓷器多作为奢侈饮食器皿被富贵阶层所使用〔1〕。白瓷产品表现得

尤为明显。尸拉夫的发掘中，除了进出入船只、装卸货物的港口附近发现白瓷以外，可以确定白

瓷作为使用器物的，仅发现于两处大型居住址内，发掘者推断为豪华住宅区〔2〕，而在城内大型

清真寺的发掘中仅见有长沙窑瓷器和广东青瓷〔3〕。白瓷最重要的消费地则是当时阿巴斯王

朝的首都巴格达和萨马拉。巴格达出土的中国陶瓷情况不甚明了，但根据阿拉伯史料的记载，

这里作为都城有大量各地转运而来的货物，巴士拉学者扎西兹（al-Jāh
·
iz
·
）《商务的观察之书》

中记载世界各地运往巴格达的货品中就包括中国瓷器〔4〕。萨马拉王宫中出土的白瓷也说明

这些产品是作为奢侈品为贵族甚至皇室消费和使用的。北非福斯塔特在九世纪后半期逐渐兴

起成为区域性中心时开始有白瓷产品输入，此时相当于尸拉夫港发展序列的第二个阶段，这一

遗址也是当时这一区域异常繁荣的都城所在。而这些外来物品在当时的东非地区均属于奢侈

商品〔5〕。此时这里虽已经是印度洋贸易圈中的一环，长沙窑、广东青瓷等产品也在九世纪后

半叶进入拉穆群岛区域，但白瓷的出现可能要到十世纪中期或更晚，即南方白瓷开始大规模输

出以后，这似乎也暗示了以尸拉夫港商人为代表的商人群体在用商品换取这一区域的木材、铁

等原材料时并没有选择相比其他瓷器品种更为珍贵的白瓷。

第二，中国白瓷仿制品的出现。这是唐五代白瓷在印度洋区域奢侈品属性的另一表征。九

世纪初，在阿巴斯王朝的东部，伊斯兰釉陶器的制造传统和施釉、装饰等工艺发生了“革命性”

变化，如出现了受唐代陶瓷影响的小碗；采用不透明釉；釉下施钴蓝、绿彩、褐彩和釉上施拉斯

特彩（lustre）等新现象。同时铅釉陶器也发生改变，开始采用模制成型，多彩陶开始出现黄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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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锰为呈色剂的紫色〔1〕。及至九世纪末，这些新兴的釉陶产品开始在伊斯兰地区广泛分布，

尤其集中于以萨马拉为中心的今伊拉克地区〔2〕。怀特豪斯提出了“萨马拉革新”（Samarra

horizon）的概念，来指代伊斯兰釉陶发展中这一新的变化，影响很大〔3〕。扎勒根据萨马拉遗址

的发掘资料认为九世纪时伊斯兰釉陶的生产受到了输入中国瓷器的影响〔4〕。而沃森（Oliver

Watson）根据对萨珊时代后期埃及、叙利亚陶器生产传统的观察，认为单纯地说受到中国输入

瓷器的影响并不正确，伊斯兰釉陶生产上的变化是大量叙利亚移民进入阿巴斯王朝后带入的

陶器生产传统和高档陶器的消费观念的影响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输入瓷器迎合了这种

新兴高档陶瓷器消费的口味，尤其是模仿白瓷唇口碗的“萨马拉碗”（有的还在白釉陶器上施蓝

色 或绿色的拉斯特彩）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高档产品〔5〕。达什凯维奇（Mal/gorzata

Daszkiewicz）等对出土于萨马拉的这种仿唐白釉陶器进行科技检测，结果显示其为锡乳化的

铅釉陶器〔6〕，这种制陶技术即为沃森所言叙利亚的传统〔7〕。根据这种釉的特性许多研究文

章又称其为“不透明釉陶器”（opaqueglazedwares）。这种类型的陶器于九至十世纪从伊拉克

出口到南非至泰国的整个印度洋区域，但却没有再跨越马来半岛〔8〕。上述泰国马来半岛的两

处遗址即发现了这类产品〔9〕，标记出这类产品的市场在印度洋东部的边界。以上现象可作如

下解释，随着叙利亚地区追求精致陶器消费风气传入阿巴斯王朝，西亚地区对中国白瓷产品的

追求因价格过于高昂而只能为少数阶层所使用，故而在已有陶器生产技术传统的支撑下生产

出仿中国白瓷（主要是唇口碗类）的锡白釉产品，并在九至十世纪成为行销整个印度洋区域的

一类商品。虽然东亚、西亚两个区域的陶瓷生产技术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影响的问题过于复杂，

不能只通过简单的器形、装饰比较就做出推论，但上述现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白

—122—

李 鑫：唐五代中国白瓷的海外发现与输出研究

〔1〕

〔2〕

〔3〕

〔4〕

〔5〕

〔6〕

〔7〕

〔8〕

〔9〕 何翠媚、班臣：《泰国发现的 9世纪中国北方白瓷》，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

版社，2005年。

Priestman，S.，OpaqueGlazedWares：TheDefinition，DatingandDistributionofAKeyIraqiCeramicExportinthe

AbbasidPeriod，Iran2011，49：89-113.

Watson，Oliver，RevisitingSamarra：TheRiseofIslamicGlazedPottery，Beitra
¨
gezurIslamischenKunstund

Archa
¨
ologie2014，4：123-142.

玛乌戈热塔·达什凯维奇、格沃尔夫·施奈德、埃娃·博布雷克：《1911-1913年萨马拉出土的中国白瓷科技考古》，

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Watson，Oliver，RevisitingSamarra：TheRiseofIslamicGlazedPottery，Beitra
¨
gezurIslamischenKunstund

Archa
¨
ologie2014，4：123-142.

Sarre，FriedrichPaulTheodor，DieAusgrabungenvonSamarra.BandⅡ：DieKeramikvonSamarra，Dietrich

Reimer，1925，37.

Whitehouse，David，IslamicGlazedPotteryinIraqandthePersianGulf：theNinthandTenthCenturies，Annali-

InstitutoOrientalediNapoli1979，29：45-61.

Northedge，Alastair，TheSamarraHorizon，inCobaltandLustre：TheFirstCenturiesofIslamicPottery，ed.Ernst

J.Grube，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21-35.

Northedge，Alastair，TheSamarraHorizon，inCobaltandLustre：TheFirstCenturiesofIslamicPottery，ed.Ernst

J.Grube，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21-35.



瓷产品在印度洋作为一类求之不易得的奢侈商品属性，以及这一属性所延伸出来的中国陶瓷

对西亚地区陶器生产在非技术层面的影响。

综上可知，唐五代白瓷在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贸易圈的流通和消费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

别，但无论在哪个区域，白瓷产品均属于贵重的奢侈品。其原因与此时中国陶瓷输出的性质有

直接关系，即此时在陶瓷贸易中的主导因素是云集于各个陶瓷输出港的不同种族与身份的商

人群体，他们选择在港口市场上可以见到的各种货物，运销海外以获取利润。尽可能地规避风

险是商品交换的一个基本准则，因此，低成本、高收益的产品自然成为首选。以扬州为例，因为

交通便利、运输成本较低的南方诸多窑场的产品（如长沙窑），其市场价值可能本来就低于运输

成本高昂的北方白瓷产品，这自然成为商人们获取高额利润又避免远洋贸易中不可预计损失

的最优选择。紧靠广州的广东诸窑场的产品较早、较多地运销海外，也是同样原因，甚至因为其

低廉的价格充当了海上陶瓷贸易中的包装用瓷。而白瓷在早期中国陶瓷输出产品中比例始终

不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成本更高、运销风险更大。西亚地区中国白瓷仿品的出现和流行，正与

此密切相关。这种状况到十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南方白瓷开始占据输出白瓷产品的主流而逐渐

发生改变。北宋以后，大量南方白瓷在海外发现，日本贸易陶瓷在十一世纪以后博多贸易时期

进入了所谓“白瓷时代”〔1〕。虽然输出品类依然是白瓷产品，性质却完全改变，即一批占据地

缘优势的窑场开始依靠海路交通条件的便利大量输出产品，而并非只依靠港口城市本身的产

品结构形成外销组合。

四 结 语

通过对海外港口、沉船及其他类型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出水）唐五代白瓷的分析，可

以勾勒出这一时期中国白瓷的分布地域与流通范围，进而对白瓷输出的形式、数量、产品来源、

起点、中转与终端以及唐五代输出陶瓷中白瓷的属性和地位等问题展开讨论。

唐五代白瓷有贸易输出与非贸易输出两种形式。七至八世纪时，通过朝贡-赏赐体系以及

遣唐使、留学生和求法僧人等群体私自购买携归，白瓷开始以非贸易输出的形式少量出现于日

本和朝鲜半岛。九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的逐渐成熟、扬州等港口城市的兴盛，白瓷与越窑青

瓷、广东青瓷、长沙窑瓷器等其他陶瓷产品共同构成中国早期贸易输出陶瓷组合，开始出现在

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不过，这一时期白瓷在海外出土的遗址数量和产品数量均相

对较少，在数量上始终不占优势。就白瓷本身的来源来看，大体上七至八世纪的非贸易输出白

瓷均为巩义窑产品，九世纪时输出白瓷以邢窑和巩义窑的产品为主，定窑白瓷的外销则开始于

十世纪前后。至十世纪中期以后，即五代末期至北宋前期，随着南方白瓷在外销产品中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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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中国陶瓷的输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国，扬州、明州曾先后作为白瓷输出最重要的启运港。从东南亚、南亚出土白瓷的情况

看，只有少量白瓷在港口停靠过程中通过小额贸易中转流入停靠港进而进入内陆的城市、寺庙

等地，其他有中国白瓷出土的遗址多为白瓷流通过程中的中转港口。当时中国白瓷最主要的消

费地是以尸拉夫、内沙布尔、萨马拉等为核心的西亚地区，并在较晚的时期进入埃及和东非地

区。

以往的研究，学者多认为唐五代白瓷虽然已经进入了外销陶瓷之列，其重要性却不及同时

期发现产品数量较多的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但通过具体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陶瓷输

出并未直接与窑场发生联系，在主要依赖港口市场的背景下，白瓷在输出陶瓷组合中之所以相

对稀少，是由于输出条件及港口市场的产品构成本身所限，并不能说明其在早期外销陶瓷组合

中的地位不及其他类型的产品。中国陶瓷以奢侈品的属性出现在从东亚到东非的广大地区，其

中白瓷在中国陶瓷输出的最初阶段更为明显地显示出奢侈品的属性。在东亚，使用的阶层主要

是势力强大的僧侣和贵族；在印度洋地区，也主要为宫廷、富豪所专有。随着白瓷的输入，中国

文化对东亚、西亚等地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东亚地区，寺院开始使用输入白瓷，其所代表的

饮茶风气也输入日本和朝鲜半岛，并影响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在求之不易得的情况下，西

亚地区甚至出现了中国白瓷的仿制品，并成为当地的特色输出产品且行销整个印度洋沿岸地

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来自东方的宝物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亚、中东地区的陶瓷生产

面貌。通过白瓷的个案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早期中国陶瓷输出状况。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定窑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2&ZD245）

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感谢高美京女士对海外出土定窑白瓷研究心得的无私分享！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张荣

蓉、沈勰、徐文鹏、范佳楠、钟允夕、赵晖、何馨雯几位学仁的无私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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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EARCHONCHINESEEXPORTEDWHITEWARESAND

RELATEDISSUESINTHETANGANDFIVEDYNASTIES

by

LiXin

ThroughtheresearchofChinesewhitewaresdiscoveredfromsurveysandexcavations

ofoverseassites，cities，ports，andshipwrecksintheTang（618-907CE）andFive

dynasties（907-960CE），theexportation，circulation，andconsumptionofwhitewares

withinthisperiodcanberevealed.Intheseventhandeighthcenturies，whitewareswere

broughttoJapanandtheKoreanPeninsulainEastAsiaasgiftsfromChinesecourtsamong

othernon-tradechannels.Aftertheninthcentury，portcitieslikeYangzhouflourishedalong

withtheexpansionofmaritimetraffic.WhitewaresaspartoftheChineseexportedceramic

assemblagestartedtoappearinEastAsia，SoutheastAsia，andtheIndianOcean.White

waresfromXingandGongyikilnswereexportedinthe9thcentury，whilethosefromDing

kilnswereexportedaroundthe10thcentury.InthequantityofexportedChineseceramics，

whitewareswereinsmallerportionscomparedtoChangshawareandYueware，butthe

Chinesewhitewaresweremuchmorepraisedinavastareafrom EastAsiatotheIndian

Oceanaspreciousluxurygoods.InEastAsia，Chinesewhitewareswerepurchasedbyhigh-

rankingmonksandnobles；intheIndianOcean，theywerealsoownedbythecourtsandthe

rich.Duetohighdemandandshortsupply，imitationsofChinesewhitewaresstartedto

appearintheWestAsianregion，whichbecamepopularandweresoldthroughouttheIndian

Ocean.Throughthecasestudyofwhitewares，wecanhaveabetterunderstandingof

exportedChineseceramicsduringthis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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